
        
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
        

    
一代妖姬的輓歌







作者：瞳



你把我帶到摘星臺的小室中。



在這裡，我們可以看到城外敵人的無盡篝火。



「看吧！是妳兄長的人馬。他們來要我的項上人頭！」你把我的臉壓到小窗前在我耳畔對我說：「妳不要高興。城陷落前我一定先宰了妳！」



我發出了呻吟。



你開始剝奪我的衣物了：首先是那緋紅色的絲質袍子，然後是月白色的褻衣…



我用髮簪綰起的長髮在你把我拖行過來時已是凌亂不堪。



現在，它已似烏黑瀑布飛瀉了下來，有如千百長蛇般纏繞著我的身體。



你的一手盈握我的乳房，另一手卻扯去我素白的內褲。



我的繡花鞋早已不知所縱，腳上只剩下白綾襪子。



當你的手探向我的大腿並把它們分張時，我的身體不期然僵硬起來。



我知道你要作什麼，你已一次又一次的這樣做。



我緊咬下唇，準備接受那火熱的痛。



你插入了，剛硬如鐵。



我強迫自己不發出哀號；任何發自我喉嚨的聲音都可以被你當作是我的軟弱和屈服。



我的雙手按著窗楣。



兄長能看到我嗎？他看到自己妹妹被強暴會有什麼感覺？



是──沒有。



對他來說，我只是一件工具，一個可以為他爭取時間糾集兵馬高舉反幟的人質。



而我是自願的。



當時，復仇之火使我甘為工貝。



父親被你的奴才所殺。



我要報仇。



但想不到的事，我最後竟然愛上了我的殺父仇人，成了你的幫兇。



我親眼看到不同的你：



殘暴，對，可是不會比你的先祖們更甚；



勇武，對，你曾徒手殺虎，勇冠天下；



溫柔，這些年來你都在愛我，寵我。



我是知道的。



我不是忘情負義的人，我亦是血肉之軀，我不單只是別人的女兒，我也是一個女人。



我渴望你的撫慰，你的愛。



我曾以曖昧的語言向你警告，但你的自大把我的忠言置諸腦後。



我知道他們在我背後如何說我：淫婦，妖孽，一條在黑暗中等待把毒液注入不幸者體內的毒蛇。



我令不少人喪命：那些我不殺他，他就會殺我的人。我別無選擇。







現在，他們來了。兄長是西軍的先鋒大將。他要你的頭，至於我是否會失去頭顱，他無暇兼顧。



你已漸漸溫柔下來。



我的胴體對你來說依然充滿魅力。



你把那兒從我的肛門抽出，用我丟在地上的衣裳抹淨後，把我的身體轉過來背臥在窗框上，讓我長長的黑髮倒懸於窗外。



你再進入我的身體，這次是插進你極樂的泉源。



我以雙手穿梭你一頭黑髮之間。



「幹我吧，把一切憤怒發洩到我身上。」





他們說你是邪惡的。但我比他們更明白你：你只是少不更事，天真，過於自信。



如果假以時日給你更多歷練，你也可以成為明君。



也許這正正是他們急於起事原因，他們必須在你重新鞏固君權前動手。



他們對天下說你的王朝極之殘暴，以人為祭。



但此俗已奉行六百餘年，直至他們以此為藉口起兵前無人側目。



他們挑撥東胡作叛，雖知你能平亂，卻以此來消耗國力。



如今，在你元氣未復之時，他們來了…



我聽到你宣洩時發出近似痛苦的呻吟。



你的雙手仍緊握我的雙乳，彷彿如此你就可以回到那女人給你哺乳的無憂年代。



我無法給你乳水，我能給的只有我的愛，我的遺憾，我的一條命，和我的項上人頭。



三天前，牧野一戰，我軍大敗。



當時我和你同登上戰車，我站在你的右方。



你雄心萬丈，指點江山，認為我軍十倍於敵，戰勝易如反掌。



但你信任的人背叛了你。



兩翼土崩，其餘的瓦解，於是潰不成軍。



戰死者的屍骸狼藉通往王城朝歌的路上。



兩名曾和我們共寢的寵妃曾披甲執戈奮戰。



昨天，她們被押至城前，甲早已被剝去。



身穿白衣的她們首先被禠奪外裳，再脫至半裸，在城前當著我們眼前被西軍斬首。



現在，她們的首級正掛在小白旗之下。



其旁仍有大，小白旗各一。



我們都知道它們是準備懸誰人的頭。





朝歌陷入恐慌。



敵人細作潛入，四處都是火。



能逃的，已逃了。



其他的沉醉於最後的醇酒美人。



酒要盡，點滴不留給朝歌新的主人，美女供洩慾後一一殺掉。



即使你未曾下詔，宮中的殺戮已開始；酒池中浮滿屍骸，昔日我們曾在此共醉池中佳釀，跣足美女少男曾往來追逐，四壁之內是狂歡，呻吟，與放蕩之聲。



現在只餘屍臭。



酒池之畔是肉林。鹿肉與豪豬的肉香四溢。



敵人散佈謠言，說那些都是人肉。



荒天下之大謬！但這又如何？勝者為王，他們掌有春秋之筆，而我們將被消聲滅影。



天外驚雷。又一座莊院坍塌。火正蔓延，殷商王朝將在灰燼中覆滅…







你再與我交歡。從你眼中我知到這是最後一次的交媾。



我無法止淚。



「妲己，別怕。」你替我揩去淚珠。



但你誤會我了。我豈貪生？我是為你而哭。



「陛下，妾無憾。」



「我可以為妳幹什麼？」



「他們要我的頭，給他們吧。妾只想陛下親自動手。」



你震驚。但我深情凝望，你看到我的真情和決心。



「請陛下親手把一切完結。他人之口難掩。隨他去吧。讓我負上亡國妖姬的罵名伏誅。」



你伏在我胸口上號哭。



在已燃點起的如蝗飛箭劃破夜空的死寂中我摟緊你抖顫的身軀。



良久，我穿上了艷紅鏤上金銀線禦紋的宮袍跟隨你上了城樓。



周軍開始最後的攻城。雲梯架牆，嗜血的敵人如潮水湧過來。有些被我守城將士推下摔成肉醬，有些被亂箭射成刺蝟，有些登上城堞在交鋒中殺出屍山血海。



敵連破數門，朝歌守軍正絕望地竭最後力量堵截衝入的敵人。



朝歌已在淪陷邊沿。







我解開飛鳳扣子讓長袍自我肩上滑落。



白衣裹體，露出了肩和頸。



「朝歌臣民，看吧。我以血謝罪！」我大聲呼嚷。



在殺戳的喧嘩中，我的話沒多少人聽到。少數聽到的以手指向城樓，跟著一股士兵攀上長梯向我們身處之地挺進。



時間已不多了。



你拔了我的鳳釵，黑髮如雲飛瀉。



我跪下，央求你把我如受刑犯人般把雙腕反縛。



你先拒絕，但終於做了。



「成了！斬我吧！」我說，然後閉目引頸待斬。



我聽到你拔青銅長劍出鞘。



我俯首，讓長髮披到前方好讓你的劍可以俐落地斬下。



劍破空而來…。



(後語)



妲己人頭飛離身軀滾了數步，屍身卻保持跪姿半響，其間血自斷頸泉湧，良久，其屍倒地。



帝辛撿起她美麗絕倫之首級凝視片刻，輕撫朱唇後把它扔下城樓。



落於一草蓆上人頭很快被一校尉抄起。



「看，妖姬妲己授首！其頭在此！」



帝辛立於城堞，看著妲己首級被懸於第三面白旗之下，然後轉身回到空洞的寢宮放火自焚。



一切化作飛灰。



大白旗下也懸著一顆人頭，但究竟此首級誰屬，就不得而知。



商亡周興，帝辛成了紂王，亦成了殘暴之別稱，妲己成了首惡的妖姬，受盡後世無數人唾罵。



千秋功過誰定？古今多少事，都付笑談中。



(完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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